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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容聊斋

4 月 21 日，正是百花开遍、绿草滋
蔓的日子，一生爱戏、评戏、写戏的曲老
遽然离我们远去。这一场春天的告别，
让我们失去一位睿智、宽厚的长者，更
让我们有些心痛，恍如失去心里一束通
透的光亮。

曲老本名为曲润海。曲老是我们
对他的尊称，也是昵称，老少喊来皆相
宜。曲老更是我们的骄傲。作为一位
从定襄走出去的学者型官员，20世纪80
年代他曾担任山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
厅长，90年代曾出任文化部党组成员、
艺术局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党委书记等职务。在他担任山西省
文化厅厅长的7年期间，山西戏曲通过

“综合治理”获得长足发展，各项文化事
业曾遥遥领先。后来他去北京工作，可
谓见多识广。虽然见过大江大河，但曲
老对家乡的小溪仍有深深的感情，每每
谈起家乡的剧种——北路梆子，必是满
腹激情，滔滔不绝。

地方文化的传承是通过年幼时家
庭影响和民俗活动等潜移默化形成
的。曲老从小看的就是北路梆子。据
他说新中国成立前定襄的庙会戏均唱
北路梆子，其开场戏多是农民班社演出
的《二进宫》，这个戏行当齐全，唱腔热
烈，一度曾雄霸戏台。又亲眼见到祖母
用励志的传统折子戏《三娘教子》和反
面故事《鞭打芦花》劝说母亲不改嫁，更
让他对家乡戏产生深刻感受。后来在
北京大学上学，与同学合编《中国文学
发展简史》，他负责汉乐府和明清戏曲
的撰写，对中国戏曲史有了更多了解。

因此，晚年他常说作为北路梆子的
一个老观众，有一脉抹不掉的北路梆子
乡情，总把推动北路梆子的保护、传承、
创新、发展，并为之呼喊几句作为分内之
事。事实上，他从1962年毕业返回山西
就一直关注家乡戏的发展，后来有机会
又亲自参与忻州艺术文化建设。总体分
析，他与北路梆子的情缘大致经历评论
研究、组织推动、剧目创作三个阶段。

在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期
间，他热心于推动北路梆子事业发展，多
次撰文为其鼓与呼。1979年5月专赴忻
县了解参加全省国庆三十周年戏剧献礼
演出的准备情况，随后观看了贾桂林、孙
一青等同志演的《祭桩》，董福和李万林
演的《劈殿》。有感于贾桂林同志当时嗓
子仍然那么高昂清脆，写下了《北路看戏
小记》。同年7月19日，他为忻县地区北
路梆子剧团撰写评论文章《慷慨高歌颂
典型——评北路梆子<续范亭>》。1981
年9月，忻县北路梆子剧院举办董福、贾
桂林、安秉琪三位老同志舞台生活六十、
五十五、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他专赴
忻县进行专访，并撰写《北路群星 光彩
照人》和《北路狮子黑》两篇文章，并提炼
出一个重要观点：北路梆子濒于灭亡的
时候，能够重整旗鼓，重放异彩，除了党
的关怀和群众的需要之外，关键还在于
当时仍有不少的名演员。

第二个阶段是他亲自推动北路梆
子艺术建设，时间在1987年前后。

1987 年 7 月 20 日至 29 日，忻县举
办山西省振兴北路梆子调演活动。7个
剧团 9 台戏 24 个剧目全部参加了评比

演出。具体是北路梆子剧院两个团即
忻州地区北路梆子一团、二团，五台、原
平、宁武、繁峙县新组建的北路梆子民
营剧团，雁北地区北路梆子青年团参加
演出。同期还举办山西省1987年北路
梆子青年演员“杏花奖”广播赛评奖活
动，此外还有蒲剧团、上党梆子团、省晋
剧院青年团为大会进行艺术交流演出。

这次调演为北路梆子积累了一批
优秀剧目，一些剧目至今仍有蓬勃的生
命力。新编古代故事剧《五台县令》后
来成为北路梆子经典剧目。新编民间故
事戏《宋丑子》（五台县剧团）被大家所喜
爱。改编的传统戏《四郎探母》（忻县北
路梆子二团）如今已经成为北路梆子的
传统剧目，演出从未中断。《包公轶事》
（宁武县剧团）演绎了一个耳目一新的包
公新形象。同期有4台折子戏演出。其
中，折子戏《杀庙》（繁峙县北路梆子民营
剧团）强化了人物性格，丰富了人物的心
理刻画，让老戏焕发新光彩，并经时间淬
炼，已成为北路梆子的经典折子戏。

调演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杨仲
义、成凤英、贾粉桃、刘慧卿、詹丽花、史
红梅、李萍、顾小英、冯慧玲等青年演员
脱颖而出。武承仁、刘建华、朱建华、马
彬、赵国蔺等一批中年戏曲编剧人才得
到历练。郭占高等本土导演的才华得
以展露。调演吸引并培养一批青年观
众。剧种艺术建设得到整体推进，为后
来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演出盛况
至今还被人们口口相传。

调演后忻州的戏剧力量得以加
强。同年成立地区戏剧研究所，囊括忻
州优秀的创作研究人才；《忻州戏剧》杂
志创办，成为忻州戏剧展示平台；催生
忻州北路梆子青年团的组建，给更多年
轻人提供站到舞台上的机会。此后忻
州取得三朵梅花，一批优秀剧目上演，
参与中国戏曲曲艺集成撰写。这些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曲老当时推动和组织
的调演活动。这也是他在省文化厅厅
长任上举办的第二次分剧种调演活动。

北路梆子调演结束，他进行了总
结：促进了剧种改革，也打下一定基础，
75名演员得到成长；但也要深刻认识到
弱点和差距，比如艺术建设缺乏规划和
措施；因历史所限只有三个团，提高和普
及的关系处理得不得当。甚至有感于剧
场观剧现象——当时邀请的蒲剧、上党

梆子的艺术交流演出，剧场内有相当一
部分同志看不进去，甚至有相当一部分
同志对真正精雕细刻的地方无动于衷
——提出殷切期望，从业人员需提高艺
术审美。最后他还提出具体建议，首先解
决队伍问题，培养自己的艺术创作群体，
防止人才的流失，选拔剧团团长要注意的
问题，剧目创作要多层次。如今再看点滴
建议，可谓句句深情，颇有创见。

此后他调至北京工作，但仍心系北
路梆子青年团的发展。1994年，武兆鹏
担任青年团团长。曲老在北京办公室
与他曾有一次促膝长谈。其言仍犹在
耳：神池县道情剧团虽获文化部表彰，
但从神池道情到北路梆子是一个大的
跨越，要学会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学会
关注青年人的成长。剧种“五保”剧团
是关键，等等。

曲老还是一位有着乡土情结的剧
作家。担任省文化厅厅长期间，他亲自
捉刀，从事戏剧创作，尤其擅长于传统
戏改编。改编的《富贵图》有多个演出
版本。创作的民间故事剧《宋丑子》由
五台县剧团排演，参加调演获好评，后

《舁轿》一场被太谷县铁锹厂秧歌剧团
移植。另外还创作了带有探索精神的
民间故事剧《佛光寺》。

退休后曲老初心如磐，为“戏”衣带
渐宽终不悔。被邀参加全国众多戏剧
活动，看戏、评戏成为生活日常，并积极
为家乡文艺活动鼓劲喝彩。尤其关注
忻州戏剧发展，为忻州上演的剧目《山
女》《香火》《月缺月圆》提出诸多建议，
撰写文章。同时回归剧本创作，着力于
传统戏改编。一生创作改编41个剧本，
大家都熟知的《云水松柏续范亭》和《宁
武关》都获得国家艺术基金扶持，且获
得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他还为音
像工程《双官诰》修改剧本，结合自己的
身世，把王春娥的身份变成一个丫鬟。
人物身份的改变，让教子的含义变得五
味杂陈，戏更加动情感人。

应该说曲老还是一位民间诗人。
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最
早通过诗歌讲述故事，颇有民间趣味。
70年代转向填词，再后来就是七言、五
言诗创作。退休后成为“段子手”，过上
了“诗意人生”。一首首小诗明白如话，
却又颇显机趣。长期的训练使他成为
即兴写作的高手，且能即时撰写于宣纸

上。笔下的诗应景且通俗，也因此被很
多人所拥戴。可他自嘲这些诗为“白条
诗”。他长期关注戏曲界人和事，每有
好事，必自觉创作。别人发来的祝福，
必然通过一首小诗回送，一唱一和间尽
显情谊。他还观察生活中的有趣情景
和感动瞬间，且真实记录当时的那情那
景那人，这些诗被他称为“打油诗”和

“打醋诗”。《三外闲言寄友》是写他晚年
生活的一首诗：

上得贼船十八载，下船也已二十年。
戏瘾原比官瘾大，落得名声三外闲。
三十四省留足迹，二百种曲赏芳颜。
文华梅花杏花苑，量体作嫁侃或宣。
戏友诗友书画友，电话微信两三千。
人生得失等闲侃，家有儿孙最心宽。

多年来他用诗来表情达意，抒发胸
臆；记录生活，传递美好。每每读到这
些诗，恍如在阅读人世美好，感受到轻
松愉悦，有时候甚至让人哈哈大笑。我
也时不时给他点赞，鼓励他的创作热
情。3月中下旬因有事疏忽点赞，没想
竟成为遗憾。如今他已远去，当时只觉
寻常的交友方式也竟戛然而止。

他有着浓浓的悲悯情怀。在北京
工作忙，节假日就想休息。于是怕接电
话，偏电话常有。一句“曲厅长”的问候
让他心头一暖，所有的倦意霎时消失。
他常说不擅写序，但只要家乡人找他，
总要完成。前后为《北路梆子唱腔精
选》《三晋戏曲散论》《涛声泉韵——武
兆鹏文集》《李万林唱腔艺术全集》《国
家非遗神池道情传承人风采——蔺凤
鸣》《戏迷高心田戏曲画册》《五台八大
套》等书籍作序。

曲老对身处困境中爱戏的人常伸
手援助。原平戏迷高心田上门求序，风
尘仆仆，竟然睡着了。曲老出来一看客
人睡着，于是主人坐旁边静等客人醒
来。当了解到出书款竟然是家里房子
的拆迁款，被其精神感染，写下“寒意中
的热心”之句。2000年，曲老给《中国文
化报》写信，为重病在身的武承仁推荐
文章发表，为一个被身体所困的人提供
温暖。对农民剧作家李文德寄来的剧
本提出高屋建瓴又详细可行的指导意
见。推荐王晶参加北路梆子青年演员
培训学习，扶持年轻优秀演员成长。他
的剧本被忻州梅琳北路梆子剧团排演，
他常常表达相遇之缘。

我与曲老相识有十多年时间。最
初是邀请他参加河曲“西口论坛”，他给
予友情支持。后来为戏曲音乐片《走西
口》加油鼓劲，分别为报社、主演和我写
来三首诗，让我们顿生暖意。那是在
2020年7月26日上午，他躺在山西省心
血管医院病榻上，兴致勃勃地创作一首

《赞忻州日报社》：
音乐戏曲走西口，竟然出自报社手。
毕竟常涉下层事，民情风俗笔端有。
闯劲尤其堪赞许，艺落民间才长久。

再后来发来剧本让我提意见，和我
说少做命题作文。其情可谓真也，善
也。今年和曲老提起，想找老师写他。
他回复三个字：你来写！很感动曲老对
我的信任。却因故未能实现。

今日重读他的小诗，我不由思绪绵
绵。昔年老人家伏案挥笔疾书和端坐
电脑前的场景，包括爽朗的笑容犹在眼
前，故不再藏拙，略述曲老关于忻州的
点滴往事，愿他能收到这份迟到的小
文，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曲老在世常说，历史是无情的，能
被记住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当历史
云烟散去，“曲润海”这三个字是会被忻
州人民永远铭记的。

赵亚君

曲老的家乡情缘

《云水松柏续范亭》编剧曲润海（左）、导演李学忠和主演杨仲义合影


